第三幕：该隐谱系中罪的升级（4:1–24）
第一场：该隐与亚伯（4:1–16）
背景（4:1–2）
1. 同房。 希伯来文直译为“认识”。在圣经中，“认识”某人意味着一种个人而亲密的参与，而不是对信息的客观认知。这里“认识”用于描述夫妻之间最亲密、最神圣的关系。“认识”从不用于动物，因为动物的交合只是满足本能的欲望。

该隐。 他的名字可能意为“获得、取得、占有”。若如此，这是对他主要性情的预示。
在耶和华的帮助下，我生了一个男子。 女人首次使用立约的名（见引言中的“成书与作者”）。然而，尽管在此承认耶和华在生育中的角色，这一命名却暴露出一种协同论（神尽祂的分，我尽我的分）。本质上，夏娃是在说：“这是我做成的。”读者因此被提示，预期该隐的生命和谱系将会出现问题。

一个男子。 希伯来词指成熟的男性，而非婴孩。这个出人意料的用词可能是对2:23的回响。女人（ʾiššâ）起初源自男人（ʾîš）；如今男人却出自女人。两性彼此相依，也都依赖神（见林前11:8–12）。

2. 后来。 原文直译为“她又一次”。蛇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之间所预言的争战，已经在他们的子女中显明。即便亚当和夏娃已与神复和，在立约的家庭中仍然存在两种不同的后裔。长子继承、偏爱长子的原则被否定了。这开启了本书一个重要的主题。

亚伯。 夏娃未作评述（对比该隐）与他的名字相称，他的名字意为“蒸气、气息”，常用来比喻虚无短暂之物。名字同样带有对其生命的阴郁预示。


羊群……土地。 尽管堕落，人类仍在执行管理地上资源的文化使命（1:26，28）。
该隐的供物：形式主义（4:3–5a）
3. 该隐带来。 该隐首先在祭坛前失败；因为他在祭坛前失败，他在田间也失败。因为他在神学上失败，他在伦理上也将失败。
供物（minḥâ）。 这是常见的希伯来词，意为“贡物”；在摩西律法中通常指素祭、初熟之物。藉此供物，献祭者承认受者的至高或统治（利2:14；撒上10:27；王上10:25）。该隐和亚伯都带来供物；他们都以祭司的身份来到，同样敬拜同一位神，也渴望蒙悦纳，但只有亚伯带来蒙悦纳的贡物（见下文）。
4. 亚伯和他的供物。 敬拜者与他的供物不可分割。
5. 不看中。 为何神接纳一个而不接纳另一个？两种常见解释认为该隐缺乏信心，或其祭物缺少血。加尔文据来11:4主张只有亚伯的祭是凭信心献的。这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并未直接回应《创世记》的文本。冯·拉德指出该隐的供物是无血的，并认为“流血的祭更蒙耶和华喜悦”。此说的问题在于，在五经中，贡物（minḥâ）本就是无血之祭（见上文）。实际上，关键在叙述者对该隐与亚伯贡物的细致描述：该隐带来的是“地里的出产中的一些”，并未表明是初熟或最好的；亚伯带来的是“头生的”并且是“脂油”。该隐的罪是形式主义。他看似虔诚，内心却并非完全倚靠神、像孩子般、也不感恩。

该隐的不良情绪、不信与不悔改（4:5b–7）
5b. 该隐大大地发怒。 敬拜上的失败及随之而来的愤怒，是其不道德行为的根源。选民与非选民的区别在于其对神的基本态度。讽刺的是，该隐试图向那位洞察一切、知道他怒气的神隐藏内心。

6. 为什么？ 与先前一样，神以问题开始劝诫，旨在引导听者承认失败（参3:9）。

7. 你若行得好。 这段叙事说明原罪。该隐对是非有神所赐的意识，却悖逆它。
岂不蒙悦纳吗？ 这个问题要求回答。相信神始终行公义需要信心；而该隐却未作回答，显明他缺乏讨神喜悦的信心。

伏在门前。 将罪描绘为伏击的恶魔或猛兽，可能暗指蛇伺机咬伤脚跟（3:15；参彼前5:8）。
它必恋慕你，你却要制伏它。 “弗洛伊德或许首先称之为‘本我’；但他并非首先洞察它。这位讲故事的人早已知道那驱使人、甚至至死的罪之能力。”

弑兄（4:8–9）
8. 该隐说。 该隐对神提问的回应并未记录在他对神的话中，而体现在他对弟兄的话与行为上。
对他的弟兄。 “弟兄”一词在创4:2–11中出现七次。这是手足相争的出现，将成为《创世记》中各敬虔家庭反复出现的问题。出于仇恨，该隐发动了第一场宗教战争。既然他弃绝神，也就弃绝了神的形像。

攻击……杀了。 对神的恶感外溢为对弟兄不理性的行为和毫无正当性的嫉妒狂怒。第三章已开始的家庭纽带断裂，在一代之内升级为弑兄。

9. 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 这个问题荒谬。既已除掉弟兄，他又否认任何责任。他装作无辜，重演了其父的遮掩。

神的调查、该隐的疏离（4:10–12）
10. 你做了什么？ 神再次调查，显明祂的震怒。
11. 咒诅。 神如今将该隐与蛇同列在受咒诅的状态中（3:14）。
11–12. 从地上被赶逐……成为流离飘荡的人。 该隐使自己与弟兄和神隔绝，因此神使他与可耕之地隔绝；他将成为无家无安的游牧者。

12. 不再出产。 人类的道德再次影响地的生态（见3:17）。

该隐的回应（4:13–14）
13. 超过我所能担当的。 该隐以自怜而非悔改回应。他惧怕身体与社会的暴露，却不惧那位无形却造他并鉴察他的神。
14. 从你面前被隐藏。 叛逆者非理性地不信那位造他、察看他内心的神能看见他的处境，并防止世界陷入无政府状态。
凡遇见我的。 叙述者略去放逐与生育之间的时间。譬如，该隐惧怕谁，或从何处得妻？显然，这些可由其兄弟姐妹及其后裔的提及推断（4:17，25–26；5:4）。然而，叙述者关注的是人的处境，而非历史细节。

杀我。 讽刺的是，没有人会作“他的看守”。凶手反而惧怕死亡（参民35:19）。

神的保护性恩典（4:15–16）
15. 七倍。 七表示完整的循环，这里指完全的公义。
记号。 显然是保护性的记号，使他得以活完其自然寿命。
挪得之地。 这个象征性的名称意为“流离”。与神隔绝的人，是没有恒久居所的人。
第二场：该隐的后裔——拉麦（4:17–24）
与城市相连的开端（4:17–18）
17. 该隐。 接下来是该隐的家谱及其后裔的成就。该家谱为线性：以该隐为首共七代，末尾分为拉麦的四个孩子。他的谱系带来最早的冶金、最早的诗歌和最早的城市，象征着伟大的文明却没有神。同时，叙述者无声地反驳将文化使命的进步归于神祇或半神的异教神话。


同房……生了以诺。 在神的普遍恩典中，不信者与信者同样享受家庭生活。此时尚无律法禁止娶姐妹（见5:4）。
城（ʿîr）。 指某种形式的防御工事。赫尔斯特解释：“任何或多或少永久居住、以‘堡垒’或简易城墙保护的聚落，都可称为ʿîr。”地上的城既带来文明与保护，却在11:4达到挑战神至高权柄的顶点。城市作为对流离与疏离的麻醉剂，也作为抵御人类非理性与报复的保护。通过并置文明进步与暴力，呈现无神人类文化的两面性。

起名。 不荣耀神，反而荣耀人。这种颠倒将催生自我偶像化、马基雅维利式的国家。
17–18. 该隐……以诺……以拉得……米户雅利……玛土撒利……拉麦。 这些名字与创世记第5章相似，并非同一来源的变体，而是为了平行并对照亚当的两支后裔。经由该隐与经由塞特从亚当而下的第七代，分别是不敬虔的拉麦（4:19–24）与敬虔的以诺（5:24），形成鲜明对比：前者施行死亡，后者不见死。

暴虐的拉麦（4:19–24）
19. 拉麦。 拉麦体现罪的进一步刚硬——一夫多妻（参2:24；太19:5–6）与极不公义的复仇——以及文化使命从畜牧业（创4:20）扩展到艺术（4:21）与科学（4:22）。

两个妻子。 罪的升级扩展到婚姻关系。一夫多妻是否定神的婚姻计划（2:24）。

21–22. 犹八……土八·该隐……拿玛。 犹八之名与生产力相关；拿玛意为可悦。这一谱系是罪扭曲与毁坏的悲剧图像。作为神所设文化使命之正当延伸的艺术与科学，在堕落文化中却成了自我张扬与暴力的工具，并在拉麦的暴政之歌中达到高潮。

21. 琴与箫。 虽由不敬虔者发明，却被敬虔者用来赞美耶和华（撒上16:23）。
23. 听我的话。 本段以诗歌结束：拉麦的复仇之歌。该隐的后裔拥抱更大的暴力与报复。该隐尚且畏惧神的权柄，拉麦却无畏地为个人利益攫取权柄。

24. 七十七倍。 这一公式化数字代表无限的暴力。该隐公然以报复来巩固名声；因此，其因暴力受损的身份，孕育出以暴力为标记的后裔身份（亦见6:1–6）。

尾声：敬虔的余民（过渡至第二卷）（4:25–26）
25. 亚当又与妻子同房。 显然，这一叙事在时间上被打乱。先呈现经由暴虐拉麦的该隐之线，以说明复仇之罪的后果；随后回溯到塞特的出生，显明敬虔后裔推进中的盼望。尽管历史多有波折，神仍守约，赐下一位后裔毁灭那蛇（3:15）。

塞特。 名字源自意为“赐予”的希伯来动词，意为“设立、放置”，表达夏娃对神的信心：尽管死亡，神仍延续立约的家庭。

神赐给。 与早先给该隐命名形成对比，夏娃如今正确地将生子完全归功于神。

26. 以挪士。 名字意为“软弱”；在软弱中，他向神呼求并赞美（见诗149:6）。萨纳指出：“对人类脆弱的意识，由‘以挪士’这一名字所象征，增强了人对完全依赖神的觉悟，而这种处境自然引发祷告”（见下文“神学反思”）。

求告耶和华的名。 这是祷告的意象：“进入一种密切的关系，如同呼求者一般。”立约的家庭奉耶和华的名祈求与赞美，荣耀的是神，而非人（参4:23–24）。



第一卷的神学反思
圣殿
园子是一座圣殿，从其中天上的水流向地的其余部分。这预示了基督与祂的教会作为圣殿的生命。如今，圣灵的活水从信徒这圣殿倾倒而出（参约2:19–22；7:37–39；林前3:16；6:19；林后6:16；弗2:21–22；来3:6）。

全然败坏
这园子是乐园：若人类在这理想的处境中都失败，那么人类在任何别处都无望持守信心。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的失败具有深远的神学意义。既然亚当是唯一可能抵挡试探的人，他的失败意味着人类不能与神守约。若堕落前的亚当在乐园中已证明不忠，那么当以色列人在地上被败坏的迦南人环绕时，又怎能不失败呢（参申31:20；书24:19）？人不能守律法。唯一的盼望是呼求神拯救他们。与许多社会学的思维相反——即改善人类的方法是改善其环境——人类在最好的状态下也会在完美环境中悖逆。所多玛与蛾摩拉，人类在那里沉沦到暴力与性的最低程度，当时却像“耶和华的园子”（创13:10）。我们现代世界并不更好。

亚当和夏娃的原罪导致他们本性的败坏，这从他们违背神之后的惧怕中显明出来。这败坏涉及从起初的正直转移到人性源头的败坏。亚当和夏娃把他们罪的污染及其罪责传给后裔。罪污染该隐及其后裔（创4），而死亡——罪的结果——甚至在义人塞特的后裔中也拥有最终的话语权（创5）。即便洪水之后，人类也未被洁除。神说：“人心里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从小时候就这样”（创8:21；另见王上8:46；诗58:3；130:3；143:2；箴20:9；传7:20；耶17:9；约3:3；罗3:23；8:7；弗2:3；4:17–19；多1:15–16；雅3:2）。

正统神学家谈论“原罪”，这反映一个事实：罪起源于亚当，并且在每一个亚当后裔受孕之时就成为其源头。叙述者及其听众明白亚当作为其后裔的代表元首而行动。新约中的保罗也将亚当呈现为所有人的代表元首，因为他选择悖逆神（罗5:12–21；林前15:21–22）。相反，耶稣基督是所有信他之人的代表元首；他以对神的积极顺服以及从死里复活成为元首。然而，败坏的人类仍以含混的方式继续履行其文化使命，如同该隐后裔的成就所显示的（见对4:17–18的释经注释）。

撒但与天使
诱惑者的形态在创3:1a中已给出（见释经注释与脚注），为要使我们不被他欺骗（林后11:3；彼前5:8）。与“原始历史”的其余部分相比，《创世记》中天使出现的频率异常之高。这些未具名的神圣存在与神同在（见对1:26的释经注释）；像他一样知道善恶（3:22）；并且是他服役的灵（参16:7–9；18；19:1, 15；21:17；22:11, 15；24:7, 40；28:12；31:11；32:1–2；48:16）。基路伯象征神在宝座上的超越同在（出25:18–20；37:7–9；撒上4:4；王上6:23–28）并加以守护。它们以多种形态出现：火焰的（创3:24）、有翅膀的（出25:18–20）、以及多维的（结1:5–28）。

试探
撒但试探的形态在3:1b–5中已给出（见释经注释）。亚当和夏娃在园中被美好的树木与供给环绕，包括生命树；但夏娃眼中所见却只是那一棵他们不可吃的树。一旦撒但能使我们的眼目专注在我们不能做的事上，我们就必定去做。基督徒应当专注于神所赐的一切美善，而不是少数我们可能并不明白其良善缘由的限制。

罪
罪本质上是对信任的破裂，是不信的非法攫取，是自主的主张。亚当和夏娃属灵的死亡表现为他们彼此疏离——用无花果叶缝作遮挡作为隔离的象征——以及他们与神分离——躲在树木中作为象征。罪是越过神所设的界限，结果导致疏离、生态恶化与肉身死亡。布鲁格曼说：“不能辨识人类生命界限的自由使我们焦虑。”我们文化中解决焦虑的尝试多半是心理的、经济的、外表修饰的。它们必然失败，因为它们没有触及焦虑的根源。我们的公共生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共同焦虑的利用之上。我们消费主义的广告与贪得社会的驱动，像蛇一样诱使我们相信：在神的真实之外还存在安全保障。
像亚当和夏娃一样，我们把自己藏在“树”中。神学家与牧者把自己藏在教会的大理石柱廊之间；行动者把自己藏在各种事业的抗议标语牌之间。我们忙碌，却不与神的灵同频共振。
在神对该隐所说要制伏罪（4:7）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听见摩西对以色列的训诲之声。罪像伏在门口的狮子——致命。它想吞吃。罪比该隐更大，他不能辖制它（参罗7:17）。唯有基督能做到。若不立刻以信心加以遏止，罪就像野火般蔓延（见上文“文学分析：升级”；4:1–24；6:1–8；罗1:28–31；林前5:6–7；雅1:14–15；3:5–6）。

衣着
亚当和夏娃的赤身露体（2:25）并非理想化裸体，而是说明人为何必须穿衣。堕落带来无辜的悲惨失落（以及随之而来的羞耻）。当人的心思被福音光照时，他们就明白自身道德的脆弱，并实行能遮蔽自己、防御性试探的穿着习俗。

后裔与第二亚当
将要治理全地的后裔，如今区分为两类：一类有女人复原后的宗教情感，即对撒但的敌意；另一类与撒但同享宗教情感，即轻视神品格的良善与其话语的真实（见引言中的“创世记主题与圣经神学”）。在基督教教义史的早期，教会就认出耶稣基督是那后裔最典型的表达。

人类必须回到园子，且无罪无死。这需要第二亚当；他以自己的义给我们穿戴，就要带我们进入园子。第一亚当代表众人失败，把死亡带给众人。末后的亚当以积极顺服满足神的要求，并赐给信的人永生（罗5:12–19；林前15:45–49）。乐园复得的故事唯独藉着基督才为真。那将来的属天亚当，担当劳苦、汗水、荆棘、冲突、在树上的死亡、以及归于尘土的咒诅，将要重得园子，撕裂圣殿幔子——其上绣着基路伯（出26:1；太27:51；来6:19；9:3；启22:1–3, 14）。这暗示一种与现今世界不同的终局：藉着所应许的后裔，把一个新的属灵族类投射进这堕落世界。

信心
亚当和夏娃在与撒但的对峙中失败，因为他们未能信靠神品格的良善与他话语的真实。第二亚当面对类似试探时，以信心并神的话击退撒但（路4:1–13）。圣徒藉着信心领受第二亚当积极顺服的益处（见第六卷第一幕第五场“关于信心的神学反思”）。伊甸中有生命树——生命最强盛的形态，超越自然领域。亚当和夏娃的罪使他们与这树隔绝，但对那些藉着第二亚当重新进入园子的人，这树仍是可得的（见创3:22；启2:7；22:14；参约6:53）。必须凭信心吃这树的果子。正如神以主权的恩典在夏娃心里放下对蛇的敌意，他也以怜悯与恩典把纯正的信心美德放在他从败坏人类中拣选出来的后裔心里（弗2:8–9；雅1:17）。

献祭性的受苦
神的审判显明：得胜伴随着献祭。若信心的赏赐不经由献祭赐下，我们就会被试探，为自我满足而事奉神。但藉着以献祭赢得胜利，恩典得以传递（见罗5:3–5）。受苦的基督是得胜者。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借着为蒙救赎者提供赎罪而赢得胜利（西2:13–15），并且要在他第二次降临时完成这一胜利（帖后1:5–10）。

丈夫与妻子
关于新娘之赐的故事（见2:18–23的释经注释）描绘堕落前婚姻的理想状态，为禁止奸淫的律法提供基础（出20:14；来13:4），为教会中的婚姻提供范式（太19:3–12），为家庭与教会中的治理提供基础（林前11:3–12；提前2:9–10），并且作为基督与教会关系的预表（弗5:22–32）。后者以福音的隐喻表达他们的关系：基督为教会死，丈夫也为妻子死；教会凡事顺服她的主，妻子也顺服她的丈夫。堕落之后，男人与女人分裂，并在关系中挣扎（创3:16）；但神在信的人里面作工，使他们恢复到他们的“福音”关系。

我们里面的该隐
犹大书11节警戒我们提防假教师，约壹3:12警戒我们不要像该隐。犹大以该隐为假教师的典型，他们倡导放纵主义。在约壹3:12中，所有基督徒都被警戒不要像该隐。真正的基督徒承认自己倾向不负责任并对弟兄姊妹怀恨；但与该隐不同，他们会悔改，因为他们知道神所行的是对的。

软弱
亚伯象征微不足道，却凭信献上蒙悦纳的祭；以挪士象征软弱，却凭信献上蒙悦纳的祷告。这二者合在一起就是真宗教的表达。讽刺的是，当我们在自己里面软弱时，反而发现有在主里刚强的可能。

附录：创世记的家谱
这部家谱之书中的家谱（见2:4）有若干用途，部分取决于家谱的性质。广义家谱只呈现后裔的第一代（例如创35:23–26中的“利亚的儿子……拉结的儿子……”；参6:9–10；25:13–15）。深度家谱列出连续的后代，在本书中通常从二代至十代不等。线性家谱只显示深度（例如“该隐……生以诺；以诺生以拉得……”4:17–18；参5:1–31；11:10–26；36:31–39, 40）。分段家谱同时显示深度与广度（例如“这是闪、含、雅弗的后代……雅弗的儿子：歌篾……歌篾的儿子……”10:1–29；参11:27–29；19:36–38；25:19–26；36:1–5, 10–30；46:8–25）。广、深、线性与分段家谱的区分，有助于解释家谱的不同功能。在M. D. Johnson所提出的圣经家谱九种用途中，有五项对《创世记》尤为重要。
第一，广义与分段家谱通过追溯到共同祖先来展示亲族群体之间既存的关系。部落社会使用家谱来表达带有权利与特权的社会关系，而不一定是严格的生物学亲缘。《列国表》（创10）表达以色列与列国之间的亲缘与区别。她从列国中出来，并注定要祝福他们（创12:3）。创46:8–25中按支派分段的名单，同时展示全以色列的合一与各支派的独特性。

第二，创4:17–18、5:1–31与11:10–26中的线性家谱，在没有叙事的时间跨度上建立连续性。由于家谱旨在推动故事并建立关系链接，它们不能用来计算绝对年代；以下数据证明这一点：（1）尽管创5:1–31的洪水前家谱与11:10–26的洪水后家谱记录后裔生子与死亡的年龄，并计算其寿命年数，却并未给出完整的时间总和；若叙述者意在建立绝对年代，这样的缺漏就令人惊讶。（2）比较圣经其他地方覆盖同一时期的长短家谱，表明较短者含有缺口。例如，出6:14–25从利未到摩西列出四代，但代上7:23–27对同一时期列出更现实的十代；而拉7:1–5省略了代上6:3–14所列的六个名字。（3）把从亚当到亚伯拉罕的人类历史分为两个同样为十代的段落（5:1–32与10:10–26）似乎具有艺术性，类似太1把历史分为三个十四代（见第17节）的做法，而这被认为是创造性的。（4）“儿子”（希伯来文ben）可具有“孙子”的含义，如创31:28, 55；或“后裔”的含义，如“以色列的子孙”。类比之下，其动词对应“生”（beget）也可能具有弹性。

第三，如Johnson所解释，线性家谱也用于证明某人在其职分上的合法性，或为一位有地位的人提供与过去某个值得尊崇的家族或个人的关联。此目的不受省略名字的影响。第二卷的家谱把挪亚确立为藉着塞特而出自亚当的合法后裔。该家谱以亚当开头——神按自己的形像造他——因此把挪亚及其祖先描绘为承载神形像、奉命治理全地的 достой 继承者。正如Wilson所言：“整个线性家谱因此关乎神圣形像与祝福如何藉着一系列长子传递。”此外，塞特把挪亚与那将毁灭蛇的女人后裔连接起来。

第四，通过将洪水前与洪水后两组十位后裔的线性家谱，都以一个分段的第十一代作为终结，叙述者为进一步划分蒙拣选的后裔铺路。因此，在挪亚的三个儿子中（5:32），将拣选闪（11:10–25）；在他拉的三个儿子中（11:26），则是亚伯拉罕。

第五，《创世记》的作者将这些可能原本彼此孤立的家谱汇集起来，构成一个连贯而包容的家谱体系（见“引言：成书与作者”）。通过以tôleḏôṯ连接各家谱，并把以色列十二支派连接到挪亚的儿子闪，叙述者证明以色列十二支派作为形像承载者、注定要制服全地的合法性，也证明他们作为那将战胜蛇的女人后裔的正统性。在这些支派中，犹大在《创世记》末尾显为领袖。他永恒的子孙将永远统治列国（创49:8–12）。下一页的图表显示这些家谱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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